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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多彩的旋律
􀴁魏益君

这个季节是多彩的

早起的太阳

抛洒着夏的温度

带露微风

传递着夏的清新

涓涓溪流

啾啾鸟鸣

唧唧虫唱

汇聚成夏的声音

知了站在柳梢

不知疲倦地吹着笛子

把夏天吹得静谧无比

青蛙站在荷叶的舞台

有节奏地打着鼓点

把夏天敲打得凉意无限

有雷声掠过

雨点轻叩着季节之门

调和着季节的色彩

浓郁出庄稼的味道

奶奶的蒲扇轻摇着夏天

摇一身快意

摇浓了日子

摇深了季节

􀴁阎受鹏
昨宵梦里，我又见到故乡一层层

梯田里一支支修颀的粉色的芋艿梗托

起荷叶似的碧玉盘，盛着晶莹的露珠，

披上霞光的薄绡，似亭亭玉立的少女，

在微风中翩翩起舞……

故乡的农历九月，是新芋上市的

时节。

“跑过三关六码头，吃过奉化芋艿

头。”五湖四海的来客谁不以品味奉化

芋艿头为幸事呢？那美食只要尝到一

次，便渗透你的味蕾，一辈子难忘。

芋艿头没有晶莹润洁的外表，不

会让人一见便心生欢喜，恨不得立马

咬上一口；反而看上去有些毛糙，甚至

是丑陋。芋艿头只有在用刀削去了它

的毛皮之后，才会露出它粉白的本质

以及顶部那一抹如女人胭脂似的霞红

来。奉化的乡村都种芋艿，去故乡几

乎一年四季都能吃上芋艿头。它价格

低廉，即使是新鲜刚上市的也只卖五

六元钱一斤。照这样说来，与它响亮

的名声相比似乎是有些名不副实了。

其实不然，它之所以名声在外，全在于

它的那个味儿。

芋艿头蒸火腿、海参、香菇自然是

佳肴，最省事的做法却是去皮洗净切成

薄片，然后蒸在饭锅里，饭熟芋艿头便也

熟了。蒸熟了的芋艿头软软黏黏的，用

筷子去夹，如果你用力不当，它便在筷夹

处断作了两片。好不容易夹起一片，稍

微蘸一点酱油，然后放入口中，也不用怎

么去嚼它已在你的口中化了，那感觉润

滑香糯，吃下后不单肠胃舒贴，更是齿颊

留香、回味无穷。如果把酱油换作腐乳、

蟹酱抑或是虾籽，这又是另外的风味了；

我喜欢用芋艿头蘸着蟹酱吃，那一份鲜

香糯滑的味道，真是只可意会难以言喻！

芋艿是山桃花开放季节播种的。记

得幼时，一场小雨刚过，泥土还是潮湿

的，我跟着大人来到彩霞烂漫的山坡，眼

前呈现一幅热闹的耕种图。一层层梯田

里响起“嗨——嗨——”的吆喝声，扶犁

的挥舞着长鞭赶着黄牛，犁头“簌——簌

——”地梳理着泥土。不一会儿，一畦畦

土地便像棉花匠刚弹松的一条条被絮。

我偷着在上面打了个滚，被大人们逮住

了，“噼噼啪啪”屁股被揍得火辣辣的疼。

掏孔的拿着锄头，在畦上钩出一排

排整齐的穴孔；撒种的颈上挂个畚箕，盛

着挑拣过的荸荠一般大的芋艿子，一颗

颗丢在穴孔里；撒肥的抓起一把把草木

灰，准确无误地盖住芋艿子，铺上黑土。

隔天，我悄悄溜进芋艿田，只见父亲早已

站在畦边，轻轻扒开覆盖的灰土，哇！芋

艿子已经萌芽，长出了短短的雪白的根

须，他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不几天，

芋艿子芽头排成崭齐队列，破土而出，仿

佛一管管尖尖的笔，沾着七彩露珠，娇黄

新嫩欲题诗，尽日含毫有所思。

一场场雨水降临，加上充足的阳光，

芋艿开始疯长，芋梗向上直蹿，展开宽大

而泛着油光的叶子，摇曳生姿，亭亭如

盖。深浅不一、重重叠叠的芋叶覆盖得

芋田不见寸土，东风摇波舞鹦绿，鸦青注

露酣娇黄。

奉化芋艿种植历史悠久，据《奉化县

志》记载：早在北宋已有栽培，晚清遍及

全境。如今，夏秋之间去奉化，随处可见

一片片荷塘般的绿得逼眼的芋田。芋子

在泥土中孕育着、成长着、膨胀着农家的

憧憬。

芋艿种类很多，有大芋艿、红芋艿、

黄粉箕、乌脚鸡等。乌脚鸡芋子多，产量

高，头小纤维多而粗。大芋艿与红芋艿

子小而头大，一般每个重二斤，大的有三

四斤，皮薄呈红褐色，多粉质而少纤维。

奉化萧王庙到舒家一带的芋艿头味道最

美，粉脆如板栗，烹熟后香气四溢，令人

垂涎。

“八月十六等不到，红芋艿头水拖

糕。”孩提时代，一过七月就盼着吃芋艿

头。等到丹桂飘香，新芋采掘到家，妈妈

拣出几个大而圆的红芋艿头，用灶火烤

熟，再蒸一笼水磨的米糕，一家老小便乐

呵呵地围着圆桌尝新。吃着香甜粉脆的

芋艿头，嚼着绵软柔韧的米糕过节，够你

回想一辈子。

早将他乡作故乡的我，年年中秋，一

见到天上那轮圆月，便会想起儿时一家

人在一起吃芋艿头的欢乐。

如今，老家的小青年都进城了，只剩

花甲之年的老人守村了。一些极其朴素

野蛮又极其精致细腻的房子空无一人，

道地荒草萋萋，桃李顾自花开花落，可一

层层梯田里，芋艿依然长得那么茂盛。

逢年过节，弟弟总会托人为身在舟山的

我捎来一筐硕大的红芋艿头，我再把它

分给舟山的亲戚、朋友。每一次，我都会

以自豪的口吻说：“喏，正宗的奉化芋艿

头，尝一尝我的乡味吧！”

“跑过三关六码头，吃过奉化芋艿

头。”故乡人孕育出倾倒天下人的芋艿

头，芋艿头也使故乡名闻天下。

芋艿头

􀴁南慕容
人到中年，对很多事物的兴趣都

在减退，比如美食，以前为了吃一顿地

道的舟山海鲜，连夜和朋友驱车到沈

家门。如今似乎没有特别垂涎的饕餮

之物，也没有特别想见的好看的皮囊

与有趣的灵魂。再比如足球，曾经一

度也是中国队的球迷，有一年的世预

赛，头上扎了彩带脸上贴了红旗敲锣

打鼓跟着本市的球迷啦啦队去了遥远

的城市给国足加油。每逢国足的比

赛，场场不落地坐在电视屏幕前，解说

员换了几茬，他们嘴里说的最多的一

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

了。”当我明白我们这代人的个人成长

贯穿着国足漫长的失败史，而且丝毫

看不到未来的曙光之后，我就几乎不

看任何球赛了，但似乎世界杯是个例

外。世界杯是块鉴别真伪球迷的试金

石，世界杯是足球彩民的狂欢，是商家

的聚宝盆，是友情的充电站。

没有比这更好的相聚理由了，奉

化的同学约我看世界杯揭幕战。某新

落成的商业广场巨幕显示屏前，几十

张简易的排档桌子，供应扎啤和小食，

不一会，就坐满了人，以年轻人居多，

像我们这样的中年大叔却不多，像我

这样带女儿出来的绝无仅有。

同学说：“肯定是你老婆不放心，

故而在你身边放个眼线。”

我苦笑着摊摊手：“我不想带她来，

她偏要来，你说哪有女孩子喜欢看球赛

的？”

女儿撇撇嘴:“我们小学有个足球操

表演队，我是其中的一员，我们班级有五

人足球队，我是前锋。”

同学说：“那你是球迷吗？你最喜欢哪

个队？最喜欢的球星是C罗还是梅西？”

女儿说：“我是巴西队的球迷，我最

喜欢的球星是内马尔。”

同学说：“内马尔号称地表最强，因

为C罗和梅西根本就不是来自这个星球

的。”

眼看一个中年过气的球迷和新一代

的足球宝贝就要打起了嘴仗，我连忙倒上

一杯啤酒，丰富的泡沫满溢过了杯口，我

感觉曾经远去的热情就快要回来了。女

儿也扬起手里的果汁：“为世界杯干杯！”

随着第一个进球的到来，比赛越来

越精彩，女儿至始至终双眼紧盯着屏幕，

不肯错过每一个细节，为失之交臂的每

一个进球惋惜，为粗暴的犯规战术不齿，

为每一个角球和任意球欢呼，在桌子底

下抡圆了腿。每一次进球，广场就会爆

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喝彩，当手舞足蹈的

女儿带着表情的炸药包在欢乐的海洋中

冲锋陷阵，最先沦陷的是我们曾经狂热

喜爱足球的青春岁月。

因为是周末，第二天我依旧带着女

儿出现在广场，我们这一波看球的阵容

越来越强大了，又有几个朋友加入了我

们的行列，新来的朋友们对我有个喜欢

足球的女儿啧啧称奇，我说：“我差点忘

了告诉你们，我女儿从小就不爱看电视，

唯独对足球赛感兴趣。”那一天女儿特意

穿了球操服，扎着马尾，英姿飒爽，像是

从巨幕中走出来的铁杆小球迷，朋友为

了考考她，故意出难题：“你知道中国进

了世界杯吗？”女儿俏皮地说：“中国队虽

然没进世界杯，但中国足球的确进入了

世界杯，你看世界杯的用球都来自中

国。”晚上是乌拉圭与埃及队的比赛，女

儿通过比赛又认识了不少球星，苏亚雷

斯、达赫迪、卡瓦尼……曾经冷却的足球

记忆又一次苏醒，我说苏亚雷斯来自伟

大的巴塞罗那队，以后你看足球比赛，不

妨看西甲的豪门对决，巴塞VS皇马。女

儿眼里盯着屏幕，神情专注，也不知道听

我说话了没有，但我却为亲手缔造了一

个知音心头狂喜，仰首把一杯啤酒干了。

因为期末考试，错过了巴西队的首

场小组赛，考试完毕一到家，女儿就迫不

及待在电脑上看实况录像。“为什么那个

曾经在中超踢球的巴西队的 15号球员，

解说员叫他暴力鸟？”女儿一边目不转睛

地看着比赛，一边问。

“因为他叫保利尼奥，你不觉得这样

的谐音很有趣吗？”我回答轻松，心里却

着实紧张，幸亏我还知道一些，但随着比

赛的深入，三十二强都将持续亮相，天知

道她又会问出什么样的问题。我得恶补

一些世界杯的知识了，国家的，球员的，

比赛所在的城市等等。每晚八点，不是

和女儿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就是带她

去人声鼎沸的广场。开赛前，她会兴致

勃勃地和我们讨论一些问题，最多的是

关于当天比赛国家的人口面积、风土人

情，仿佛在参加一场世界地理知识竞赛。

很多朋友都在女儿的问题上败下阵

来，比如那天是冰岛与克罗地亚的比赛，

女儿问：“冰岛的首都是哪个城市？”“雷

克雅未克。”一个朋友脱口而出。女儿

说：“那克罗地亚的首都呢？不许在手机

上百度哦。”

我们面面相觑，女儿调皮地吐吐舌

头：“其实我也不知道。”

夏正年轻，世界杯如火如荼，终于残

酷的淘汰赛开始了。巴西与比利时提早

在八分之一赛中相遇，这是提早到来的

决赛。

凌晨两点，我准时打开电视。女儿

从房间里出来：“嘘，把音量关小，别让妈

妈听见。”

巴西队始终落后，攻势如潮但收效

甚微。女儿攥紧了拳头，手心里全是汗，

当替补上场的奥古斯托头球扳回一球

后，女儿一下子从沙发上跳了起来。“耶

……”大概想起了熟睡中的妈妈，只喊了

半声，剩下的半声生生咽回，在我曾经逝

去的看世界杯的夏天里余音缭绕。

女儿的世界杯

􀴁沈东海
小时候，村里遇上重大节日，或者是有钱人做寿，都

会唱一出戏。戏是要连着唱它个几天几夜，才好。这不

光为了热闹，也代表着一个村庄，以及某些人财力的多

少。

每当这样的日子，夜幕降临的时候，全村的男女老

少，都会恭候在村口，迎接着四面八方的来客。此时，没

有谁的内心，不是充满着喜悦的，甚至你都可以听到这样

的赞誉：“这个村多有钱！又在那唱戏了！”

戏唱到最后，往往有人还嫌不够，或者觉得上次某村

都做了四天四夜，咱们村少说也要做它个五天五夜，才不

失了面子。只是，预定的钱不够了咋办？那只能出两三

个挑头的人，去村里凑份子。农村人对于别的，也许还有

点吝啬，但为了唱戏，却是个个出手阔绰。这个五十，那

个一百……全都签了名，细细地记在本子上。

凑到最后，免不了要去几户大户人家。都是同村人，

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一个入座，一个沏茶，话还没说出

口，心里都明白了七八。毕竟都是爱戏之人，又是为村里

的事而来的，不拿出来行吗？等那个老板刚掏完钱，四乡

八村的人都知道了。纷纷议论起村里的几个老板，这个

出了多少，那个拿了多少，个个“啧啧啧”地称赞着：“大

方！真大方！”让他们高兴的是，村里又有几天戏可看

了。份子凑到最后，若还是不够，就只能让村里垫了。别

的我不敢保证，反正这个钱，村里还是乐意出的。只要加

戏这事有人挑头，戏保准还能再演下去。这不单说明农

村人爱戏，它还包含了一层村与村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攀

比心理在里面。

落笔至此，我承认：我也爱戏。虽然，小时候压根听

不懂台上“咿咿呀呀”唱的是什么，但是它好看、热闹，这

就足够了。偶尔，我们几个小鬼头还会溜到后台，去看演

员化妆。那时候，我就明白：舞台上英姿飒爽的男人，原

来都是女儿身啊。这也越发让我喜欢上了越剧。

记忆中，除了在村里看戏，也去别村“眸戏文”（看

戏）。记得有一次等我们走到那村，戏园早已是人满为

患。几个胆大的照例跑到后台去看化妆，而我和老姐就

傻傻地趴在戏台沿上，痴痴地看，一直看到日头快落山

了，才记得回家。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的一些流行曲

目：有《何文秀·哭牌·算命》《梁山伯与祝英台》《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看的次数多了，浙江那个“小百花”越剧

团，也被我们知道了。因为舞台的小黑板上，经常能看到

它。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一个大男孩手头还珍藏着一

盘《何文秀·哭牌·算命》的录音磁带，算算已有二十个年

头了。可惜的是，当时一同买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几

盘——前些年还在——后来不知了去向。

戏看多了，就想演戏，所以周末，老姐一招呼，一大堆

人就来了。来的都是我姐的同学，因为太熟了，一到我家

就开始打扮了。这个帮她描眉，那个往对方脸上抹胭

脂。记得当时我家小玩意还挺多的，五光十色的串珠就

有十来串，以及胭脂、地摊上买的劣质口红、头巾什么的。

当时演的第一出戏，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因为老

姐刚买了磁带。几个打扮好的人，就跟着录音机“咿咿呀

呀”地表演起来。而我负责后勤保障工作，帮她们搬道

具。但让我“生气”的是，我这么卖力付出，她们却不给我

演戏。她们觉得我小，大字都不识几个，能演什么呢。记

得那次演出，场面非常火爆，几乎全村的小孩都来了，一

个个眼巴巴地趴在窗户上看着。因为来的人太多，家里

已人满为患，不宜再放人进来了。后来，一个有经济头脑

的姐姐提议：买票让他们进来，一毛钱一个。就这么，家

里又塞进七八个。接下来，她们开了灯，用编织袋把窗户

给封了起来，把那些没进来的人给气得，就差点要砸我家

的窗户了。

时间就这么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农村在变，人也

在变，我都很久没有唱戏，更别提演戏了。许多记忆中的

事，只能像今天，把它码在纸上，算是聊以自慰吧。

看戏与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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